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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DETAILS ABSTRACT

Article History: 在过去两个世纪针对岩画创作的众多一般性解释中，本文选取了其中涉及多种脑部疾病和萨满教的解释进
行详细分析，分析时考虑了与岩画有关的精神科问题的病因学。其中一些解释涉及远古艺术是通过萨满教
产生的假设。尽管已证明萨满教与脑部障碍之间没有简单的联系，但某些萨满体验可能牵涉到相关的易感
性等位基因。迄今为止，岩画与萨满教之间的联系尚未得到可靠证明。此外，关于神经病理学和萨满教先
于古艺术出现的假设似乎也是错误的。这种假设源于“远古艺术是由‘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创造的”
这一观念，并基于不足信的替代假说。本文讨论了上述相互关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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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本期刊中，布伦（Bullen 2011）首次提出了岩画创作与脑部疾病之间
的联系，随后讨论了双相情感障碍与岩画之间所谓的联系（Helvenston 
2012a；Bullen 2012）。布伦最初是为了回应惠特利（Whitley 2009）提
出的重要观点：（a）萨满创造了远古艺术，（b）萨满教源自双向情
感障碍，（c）这种障碍赋予了患者更强的创造力，（d）这种疾病解
释了艺术创作的起源。她驳斥了上述观点，赫尔文斯顿（Helveston）
也在评论中反驳了这些观点。惠特利曾提出，岩画是由患有特定精神
障碍的“非常人”创作的，上述精神障碍令他们疯狂，但也催生了他
们的天赋（2009：243）。他认为，这些情感障碍是萨满教最典型的特
征，并将双相情感障碍定义为“萨满病”（Whitley 2009：220）。赫
尔文斯顿（2012a；参见Helvenston和Bednarik 2011）将他的假设定性
为伪科学，而我们将在本文中研究的正是这一应用于岩画的伪科学示
例。在有关岩画的评论中，随处可见以多种形式出现、呈现细微差别
的不合标准的科学理论。

笔者第一次参与萨满教的相关辩论，是在受邀评论将岩画与萨满教联
系起来的开创性论文（Bednarik 1988）时。由于不满意刘易斯·威廉姆斯
（Lewis-Williams）和道森（Dowson）的回应，我进一步提出反对意
见，指出桑人的出神舞（trance dance）并非萨满教活动，而是群体活
动，还建议考虑像南美洲萨满教那样真正的萨满教（Bednarik 1990；
参见Lewis-Williams 1990）。更笼统地说，我反对他们将光幻视图案与
萨满教联系起来，而认为上述图案确实是“所有时代的标志”（讽刺
的是，刘易斯·威廉姆斯和道森的论文正是以此为题），而不是萨满教
的标志。

然而，经过反思，我发现，对上述问题的澄清还需要更好的解释和补

充。在此类辩论中应该强调的是，没有一种对岩画的一般性解释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岩画中没有罗塞塔石碑，也没有简单的公式来解释
或诠释所有岩画。尝试应用于岩画的这类解释通常都只是昙花一现，
虽有人极力维护，但其中涉及的考古学观点有失偏颇，因此都只能流
行一时。在对这些热门一时的观点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之前，需要思考
衍生出它们的考古神话。

大多数当代更新世考古学家认为，被定义为远古艺术的外部印记
（exogram）的出现、人类现代性的出现（Bednarik 2011a）和“现代人
类行为”的起源（Bednarik 2013a）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他们通常
将上述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扩散”联系起来（例如Stringer 
2002；Mellars 2006）。然而，大家对这一术语的含义（或其有效用
途）并未达成共识（Latour 1993；Tobias 1995）。他们所推崇的模型
（用无法与傍人繁殖的新物种取代所有人类）来源于现已名誉扫地的
雷纳·普罗奇（Reiner Protsch）教授发起的一场骗局，该模型已遭到广
泛驳斥（Bednarik 2008a, 2011a, 2020；Green等人 2010；Reich等人 
2010；Sankararaman等人 2012；Prüfer等人 2014；Sankararaman等
人 2014；Viegas 2015；Kuhlwilm等人 2016；Vernot等人 2016），
其中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和前后不一致之处，其推崇者却始终对此视
而不见。智人的粗壮种和纤细种属于同一物种，他们可以杂交，只需
指出这一点即可反驳他们的观点。

即使已对现有的经验证据了如指掌，但要通过考古学来发现远古时行
为的证据仍是困难重重。在有关“现代行为”的大量文献中，通常列
出了以下几类“证据”。其中技术指标（Mithen 1996；Bar-Yosef 2002
；Mellars 2005, 2006）包括石叶进入石器工具范畴、使用骨头和鹿角、
引入有柄工具和复合工具以及几何形石器或细石器。然而，上述技术
指标和其他类似引用的技术指标都是错误的，或者明显被过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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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叶、骨头、鹿角和象牙的使用在增加，但自
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就一直在使用上述工具，这种明显的趋势至少在
一定程度上可由针对非石器材料的埋藏学选择来解释。与流行的考
古学观点相反，有柄工具和复合工具出现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或中石器
时代（例如扎伊尔卡坦达出土的七根骨鱼叉；Brooks等人 1995），
细石器也出现在此时期（例如在德国和南部非洲），甚至发现过一些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此类工具（例如德国舍宁根出土的两个有凹槽的工
具手柄，Thieme 1995；德国萨尔茨吉特-莱本施泰特出土的带翼骨
刺，Tode 1953；或者爪哇梭罗河上昂栋沉积层出土的骨鱼叉，Narr 
1966：123；参见d’Errico 2003）。因此，人们所认为的技术平台稳定
期（technological plateau）无法持续。

这同样适用于所谓的新社会结构和沟通机制的突然引入（Gamble 1999
；McBrearty和Brooks 2000；Bar-Yosef 2002；Henshilwood等人 2002
；Conard和Bolus 2003；Henshilwood和Marean 2003）。主导正统
模型的“创意爆发”（Pfeiffer 1983）或“意识大爆发”（Klein和Edgar 
2002）的概念也是毫无根据的。大家对这种爆发有着不同的看法，有
人认为它发生在欧洲莫斯特时代结束之时，有人认为它发生在尼安德
特人消失之时，还有人认为它发生在称为“奥瑞纳文化”的技术阶段
开始之时，或者发生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之时——所有这些
节点都被认为发生在不同的时期，而且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属于不相
关的标志性节点。例如，个人装饰和明显非实用的标记，以及符号系
统的使用，都发生在所谓的“爆发”之前数十万年（无论“爆发”始
于何时）（Bednarik 1992, 1995, 2003a, 2011b）。语言作为一种符号
系统，并不像至少部分替代论者（如Davidson和Noble 1989, 1990）
所声称的那样，是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时才产生的。围绕克
巴拉洞穴中的“尼安德特人”舌骨（Arensburg等人 1989；Marshall 
1989；Lieberman 2007）等乏味证据展开的毫无成效甚至毫不相干
的语言起源争论，深刻地展示了历史顺序和考古发现如何能够转瞬推
翻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南方古猿婴儿迪基卡的舌骨（Alemseged等人 
2006）以及在“尼安德特人”遗骸的7号染色体上检测到FOXP2“语
言基因”（参见Enard等人 2002a；Zhang等人 2002；Sanjuan等人 
2006；Krause等人 2007）使上述讨论变得多余。近几十年来关于语
言起源的主要综合研究倾向于回归语言渐进主义观点（Bickerton 1990, 
1993, 1996, 2010；Dunbar 1996；Aitchison 1996；Falk 2009），上述
综合研究的作者都得出了相同的基本结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现
象，从任何意义上讲，它的进化都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可以追
溯到数百万年前。同样，替代论者认为土葬习俗始于更新世末期的意
识大爆发（Gargett 1989, 1999），他们忽视了“尼安德特人”普遍存
在下葬的现象，与他们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利比亚布德林纳发掘
出了40万年前由120座坟墓组成的古老阿舍利墓地（Ziegert 2007）。

另一则所谓的人类现代性指标是专门狩猎大型危险动物，这种观点也
是基于对现有记录了解不足。许多拥有模式2和模式3石器技术的社会
都专注于狩猎大型猎物，包括森林象、猛犸象、犀牛和穴居熊（例如
Howell 1966；Villa 1990；Mania 1991；Thieme 1995）。他们还引用
了资源开发的季节性等指标，仿佛只有少数其他物种在没有高级认知
的情况下掌握了这种能力。甚至海洋经济的出现也被归因于现代行为
（Marean等人 2007），他们的推理模式由此可见一斑。首先，我们对
整个更新世的沿海居民一无所知，因为海平面的振荡已经摧毁了他们
的所有考古证据（除了最近发生构造隆起的地方，如印度尼西亚的部
分地区）。因此，只有在全新世早期，海洋经济社会才出现了考古学
上的意义（Bednarik 2003b）。其次，许多其他动物物种都毫无困难地
适应了沿海环境（例如Ottoni和Izar 2008），因此认为古人类必须学习
这种能力的观点是荒谬的。再次，远洋探险和拓殖活动至少始于一百
万年前（Bednarik 1997a, 1997b, 1999a, 1999b, 2001, 2014；Morwood
等人 1998；Brumm等人 2010），我们可以放心地假设这种能力是
从沿海经济发展而来的。最后，海洋资源在整个更新世一直得以利用
（Stewart 1994；Bednarik 1999a, 2014；Bednarik和Kuckenburg 1999
：图28；Choi和Driwantoro 2007），尽管海平面变化对埋藏学研究造
成了严重障碍，但莫斯特阶段有大量证据表明了这一点。

最后，甚至有人提出将人口结构变化作为现代行为的指标，但更新世
的人口动态是完全未知的。所有关于人口密度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
的，可能除了缺氧的青藏高原外，不能证明任何重要的地理区域在“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时首先被人类占据（Zhang J.-F.和Dennell 
2018；Zhang X. L.等人 2018）。相反，在晚更新世到来时，北极等高
度边缘化地区就已经有傍人居住（Schulz 2002；Schulz等人 2002）。
因此，我认为，只有非洲-欧亚大陆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当时才无人居
住。简而言之，上述虚假的文化现代性指标无一与4万年至2.5万年前发
生在欧洲的从以粗壮型人种为主逐渐向纤细型人种的转变相吻合。

2. 萨满教与岩画

因此，在充分考虑远古艺术起源问题之前，需要认识到主流更新世考
古学的不足之处（Bednarik 2013b）。其中包括无法形成主位认识或可
验证的命题，以及一连串的认识论、分类学和伦理学问题，上述问题
引导了该学科的历史轨迹，从19世纪中期布歇·德佩尔特斯（Boucher 
de Perthes）的否定开始，一直到最近的“非洲夏娃”骗局和“霍比特
人”灾难，其中包含了数不尽的误解和重大错误。当更新世岩画的概
念首次提出时，更新世考古学家拒绝接受这一概念长达几十年之久。
他们一手促成了这一概念的支持者马塞利诺·圣地亚哥·托马斯·桑
斯·德·索图奥拉（Marcelino Santiago Tomás Sanz de Sautuola）的
早逝。一个多世纪后，他们开始宣称在欧洲西南部发现的任何公牛和
马的岩画图像都属于他们所说的旧石器时代，即使上述图像的历史还
不到200年（Bednarik 2009a, 2009b, 2015 ）。“旧石器时代艺术崇
拜”完全忽视了一些他们不愿面对的细节，例如其他地方（例如澳大
利亚；Bednarik 2010：113-115）的更新世岩画体量远大于欧洲，或
者世界上现存的大部分更新世岩画都是由模式3而非模式4技术传统的
人们所创造的。它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佛朗哥-
坎塔布连洞穴壁画的早期部分一定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作
品，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是由粗壮智人创作的（Bednarik 2007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注意到，可以估算这种“艺术”的艺术家年龄
的所有法医鉴定都表明，上述艺术家都是青少年，而且洞穴壁画中的
绝大多数人体部位印记均来自于儿童（Bednarik 2008b），反而是编造
了一个关于上述图像的深刻宗教意义、意识形态和仪式意义的庞大神
话。事实上，布伦和赫尔文斯顿所讨论的备受争议的萨满教概念就源
于这种误导性的意义探索。然而，布伦即使是在他的一篇更为清醒的
文章（2011）中也认为，脚手架是许多洞穴壁画的基本前提，但却无
法为此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许多现在人类无法触及的岩画遗址清楚
地表明，以前的地面水平比现在更高（或更低），表现为流石沉积物
（例如在波美拉特隆（Baume Latrone）；Bednarik 1986）和沉积物
残留物（例如在鲁菲尼亚克；Bednarik 2006）。澳大利亚的许多洞穴
壁画遗址和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露天岩画遗址也是如此（例如Malotki
和Wallace 2011；Bednarik 2010）：遗址地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
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封闭空间内。

目前主流考古学界所宣称的关于远古艺术和人类现代性起源的共识
模型存在严重缺陷，理应完全忽视。远古艺术的外部印记（Gregory 
1970：148；Goody 1977；Carruthers 1990, 1998；Bednarik 1987, 
2011b：154-157；Donald 1991：124-161）已经使用了数十万年，远
早于已知智人出现的时间。关于远古艺术出现的每一个核心主张似乎
都是错误的：大部分远古艺术不在欧洲；大部分更新世远古艺术早于
模式4技术（“旧石器时代晚期”）。任何关于远古艺术产生时间的观
念如果是基于主导范式，都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往往涉及无效的
时间框架、杜撰因而无关的技术传统，以及对最早远古艺术的作用或
性质不合逻辑的理解。

尽管有个别说法称有证据证明我们定义为萨满教的习俗产生于全新世
（如Porr和Alt 2006），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是该习俗是在人类历史
的哪个时期产生的。不过，也有其他符合逻辑的方法来研究萨满教在
岩画中的作用。在全球所有民族志文献中，没有一篇关于萨满创作岩
画的报告。现已观察并记录了许多岩画创作的案例，我们也知晓了许
多岩画创作者的身份（例如Haskovec和Sullivan 1986；Bednarik 1998
：26；Novellino 1999；Bradley等人 2021；Goldhahn等人 2021
；May等人 2021；Goldhahn等人 2022）。但在所有上述有记录的案
例中，都没有萨满的参与，而所谓的岩画的功用或仪式目的也与萨满
教没有任何联系。事实上，考虑萨满艺术特征最明显的一个前提是对
其民族志所表现出的特质进行定义。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指引，
我们就缺乏明确的方法来识别真正的萨满艺术传统，因为我们不知道
萨满艺术的特性。

此外，世界上大多数岩画都出现在没有民族志所知的萨满教习俗的地
区（例如印度、中东、北非、欧洲、澳大利亚）。尽管上述都不能证
明萨满从未创作过任何岩画，但大量岩画是萨满教作品的说法（Lewis 
Williams和Dowson 1988）在经验数据上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也无法验
证。因此，大多数岩画不是萨满艺术的零假设是有经验支持的，而备
受推崇的萨满艺术假设则没有。

萨满学者所提出的特有的论战模式特别值得关注。他们没有引用
民族志信息，而是创造性地重新诠释了原始文本（Hromnik 1991
；Solomon 1999, 2000；Le Quellec 2006；Helvenston 2012b），并将
关键术语替换为自己喜欢的词语。例如，刘易斯·威廉姆斯用他喜欢
的“萨满”一词取代了“巫师”、“巫医”、“药师”或“治疗师”
（甚至“老师”）等术语，尽管上述概念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然而，他认为这正是民族志学者（例如Bleek 1933, 1935, 1936；How 
1962；Katz 1976, 1982；Katz和Biesele 1986；Lee 1967；Marshall 
1969；Orpen 1874；Prins 1990）在写下巫师和药师等词语时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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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只是他们太无知，无法理解隐喻。他还误译了一位科萨族或
曼波多米兹族老妇人在谈到岩画画家时使用的“药师”一词（Lewis-
Williams 1986；参见Jolly 1986）。她说药师们到河里抓蛇，把蛇的
脂肪吃掉并涂抹在身上，刘易斯·威廉姆斯将其解释为进入出神状态
的隐喻（Hromnik 1991提到的“被操纵的证据”）。他还将致幻剂
引起的恍惚与不涉及药物的出神混为一谈，混淆了类比效应与相同原
因（Lewis-Williams 2002）。同样，他将没有创作岩画的卡拉哈里桑
人的民族志投射到了北开普省很少绘制岩画且已经灭绝的萨姆人（/
Xam）身上，并将他杜撰的解释应用于其他地方的岩画。赫罗姆尼克
（Hromnik）证明，刘易斯·威廉姆斯认为属于桑人的大部分岩画更有
可能是霍屯督人或科伊桑人的作品。正如刘易斯·威廉姆斯“创造性地
重新诠释”萨姆人的早期民族志学者一样，他忽略了卡茨（Katz 1982
）和卡茨与比塞勒（Katz和Biesele 1986）对朱洪西人（Ju/’hoansi）的
最新研究，他们认为使用萨满和出神这两个词毫无道理。

尽管缺乏萨满教的第一手知识，他依然无视了那些从事真正萨满
教研究的人的建议（Eliade 1964；De Heusch 1965；Rouget 1980
；Hamayon 1982, 1990；Hultkrantz 1993；Francfort等人 2001）。
萨满是专家，是社会的局外人，他们经过了大量的训练来获得自己的
力量，并且通常在隐居状态下运用力量。布须曼人的舞蹈属于集体活
动，多达一半的人都会参加。一方面，亚洲或美洲的真正萨满教与刘
易斯·威廉姆斯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包括惠特利）一直曲解的南部非
洲的习俗之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尽管世界上现存数千名萨满，但上
述“萨满学者”中的大多数人似乎从未见过萨满，也从未试图审视这
一现存职业。本文作者曾与萨满合作并研究过萨满，其中无一人曾创
作过岩画，甚至未曾见过任何岩画（图1）。作者没有观察到流鼻血
的情况，大多数萨满也不会“跳舞”，尽管他们的一些移动方式可能
会被解释为跳舞。然而，萨满奇特的肢体动作并不是一种“附身”形
式，就像出神状态一样，这是他们表演的一部分。出神并不一定是他

们技艺的一部分，最强大的萨满（他们在族群中受到尊重的程度是他
们力量的最好体现）既不跳舞，也不出神（Hamayon 1995：420），
也不以任何类似于刘易斯·威廉姆斯及其追随者所认同的萨满教还原论
观点的入神方式行事。我观察到，他们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可能强大
到令根深蒂固的宗教习俗黯然失色。赫尔文斯顿（2012b）最中肯地指
出：“当面临不确定性和未知时，桑人会求助于超自然力量，而当面
对熟悉的任务，如采集食物或建造小屋时，他们会采用科学的方法”
。与此类似，我们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伊斯
兰社会的成员面临生命危险时，他们会向当地萨满寻求保护。萨满教
在这种宗教严格的社会中得以延续，本身就说明了萨满教与生俱来的
持续力量。布须曼人的集体舞蹈，甚至他们的治疗出神状态都与真正
的萨满教现象完全不同，而刘易斯·威廉姆斯仅凭在书中读到过这种现
象就对其进行了重新诠释。正如康森斯（Consens 1988）在评论讲述

尽管关于萨满教对岩画贡献的大量正式表达的观点中存在着许多细微
差别，有些存在丰富的文献记载，有些则完全是推测，但可以公平地
说，上述观点中的绝大多数（包括我们的观点）要么是支持萨满教
的，要么是明显反对的。这种两极分化不利于开展建设性辩论。采
用科学而非论战的方法可能更为可取。要否定支持萨满教（以下简称
PS）的观点太容易了，只需要指出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
提供证伪的机会。反对萨满教（以下简称AS）的拥护者（包括本文作
者）曾使用过这一论点。然而，“PS立场不科学”这一显而易见的推
论并不能证明它必然或本质上是错误的。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如果

图1：作者（背对镜头）参加了一位女萨满主持的一场繁复的仪式，她
在仪式中恳求神灵保护即将执行危险任务的十二名船员。这些船员都

是虔诚的穆斯林，但在这方面，萨满的力量绝对是首选。

刘易斯·威廉姆斯对岩画的萨满教解释的开创性论文时所说，“这种论
文阐明了一条界线，跨过去即是科幻小说的范畴”。

只有当从事岩画研究的萨满学者对真正的萨满艺术，尤其是萨满岩画
的面貌做出可信的描述时，他们才算是提出了科学的论据。

3. 萨满岩画问题的科学解

图2：支持萨满教（PS）模型（a）或反对萨满教（AS）模型（b）有效
还是某种中间模型（c）有效的概率示意图。这只是描述逻辑原则；无

意以任何方式应用于现实情况。

我们要将所有无法验证的命题都排除在外，就会不得不把许多形式或
考古学解释贬入神话领域。这样的立场也许在认识论上是最严谨的，
但却无法满足我们天生的好奇心。因此，我们建议研究潜在的概率机
制。

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一位学者持两种最极端的观点：一是断然认为
所有岩画都是由萨满创作的，二是断然认为没有任何岩画是由萨满创
作的。这两种立场中的任何一种都是站不住脚的。对于第一种观点，
我们确实有大量证据表明，有些岩画不可能是萨满创作的。我们可能
知道它们的真正作者，或者上述岩画可能出现在没有民族志所知的
萨满教习俗的地区。对于第二种观点，认为萨满在其所在地断然放弃
创作任何岩画是不合理的，并且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这种文化排斥。因
此，可以放心地先验排除这两种极端观点。这一原则可以转化为概率
公式：萨满创作所有岩画的概率为零，萨满没有创作任何岩画的概率
同样为零。如果我们将这一原则绘成图，预期概率等级将形成两条抛
物线，由一个标示最高概率的鞍形连接（图2，曲线a）。这可能代表
了PS立场的“合理”近似：世界岩画的很大一部分是萨满的作品。

然而，这可能并非现实场景，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岩画图案可以证
明是由萨满创作的。而另一方面，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世界各地的
许多岩画是由非萨满创作的。从纯粹的数量意义上讲，更重要的是要
记住，大多数岩画都出现在没有过萨满教活动迹象的地区。澳大利亚
就是一个例子，其岩画约占世界岩画的15-20%。除此之外，明显缺少
萨满教历史的地区的任何其他岩画表明，概率曲线左侧部分需要大幅
拉平，迫使概率峰值向右移动（图2，曲线b）。这代表了AS立场的现
实近似，即世界岩画的很大一部分不是萨满的作品。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适合科学讨论的模型，与迄今为止有关这一主
题的大多数定性辩论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这个模型还表明，两个对
立立场之间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只不过是捍卫或攻击其中一个立场
的学者过度热情和狂热所产生的假象。PS和AS阵营各自的立场并不像
看上去那样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是在图表中按照概率曲线峰值应
在的位置划分（图2）。在此基础上，我有办法用现实框架内的讨论取
代论战，有效地将那些顽固不化、不可能服从理性的学者与那些愿意
重新考虑其立场的人隔离开来。

剩下的问题是，在图2所示的a和b两个版本中，哪一个最有可能接近
现实。这种差异部分源于认识论差异，部分源于坚定的个人信念和承
诺。PS模型极度缺乏确凿证据，而有时过于狂热地使用谬误论证来恐
吓学术界的反对者，也削弱了PS拥护者的立场。尊重更温和的版本，
如图2中的中间曲线c所示，会对这一立场有益。这是为了描述一位PS
学者的理论立场，他愿意承认，由于民族志证据支持的局限性，有必
要做出一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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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至少对于大多数关心上述问题的学者来说，“真相”必须
介于我的曲线b和曲线c之间。这个模型反映了PS拥护者的调整版本，
他们确实有重新协商自身立场的余地，而其对手则缺乏这种余地。虽
然PS阵营可以坚持其主张，即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岩画都是萨满的作
品，但科学家们不能放弃其严谨性，否则就只能完全脱离科学方法的
范畴。他们的立场可以用以下措辞来表述：萨满在其所在地以及其族
群绘制岩画的地方，没有充分理由放弃创作岩画。因此，他们只能预
期，在上述创作中，有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与萨满人数相对应）确
实是萨满的作品。萨满教岩画的发生率主要取决于三个变量：具有萨
满教体系社会的历史频率、拥有萨满教体系群体中萨满的数量，以及
萨满教岩画创作相对于相关文化中其他岩画创作的频率。例如，如果
有一半的人类拥有萨满教习俗，而如果相关人群中有1%是萨满，并且
如果萨满创作的岩画平均是其族群内其他成员创作岩画的两倍，那么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世界上1%的岩画将是萨满的作品。

实际上，问题比这更为复杂。例如，如果有文化原因促使萨满在艺术
创作时青睐能够明显改善留存前景的埋藏学条件（例如通过位置、相
对保存条件或岩相学），那么就必须假设萨满岩画的存世比例相应提
高。这似乎会增强PS阵营的论据。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上述因素
只能说明萨满艺术在现存记录中的比例过高。例如，如果所有更新世
传统萨满的岩画都是在石灰岩洞穴深处创作的，那么这个作品甚至可
能是该社会唯一的遗存。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的所有岩画都是萨满教
艺术，但它表明只有极少的萨满教艺术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现存岩画
并不等同于创作的岩画，其埋藏学决定了现存岩画作品的所有定量变
量。

要修改在科学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概率范围，我们需要以下证据之
一：过去萨满社会的出现频率比人们从民族志中预测的频率要高，这
些文化中的萨满人数明显高于人们倾向于预期的人数，或者萨满教艺
术在过去群体中的比例远高于通过民族志指标预期的比例。

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定义PS和AS支持者之间的分歧。后者对
辩论的贡献似乎仅限于指出认知或经验上的弱点，或为可能的解决方
案规定逻辑程序。另一方面，PS阵营尚未尝试对与他们的观念相关的
科学模型进行持续的批判。他们似乎只是恳求允许他们在科学之外进
行推测工作，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使用
非科学假设构建是考古学的一项标准程序，而真实性是可证伪性之外
的一种属性（即非科学命题可能成立，而许多科学命题可能不成立）
。例如，有假设称这个星球上的金字塔是由星际外星人建造的，科学
忽略上述假设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们不可证伪。从科
学的角度来看，外星人真的造访过地球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就像存在
萨满创作了大多数岩画的可能性一样。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
键在于，上述假设虽然可能成立，但没有科学意义，因为它们无法证
伪。而与之相反的是，外星人没有建造金字塔、梭鲁特人没有横渡大
西洋、萨满没有创造大多数岩画等说法都是可以反驳的。因此，它们
是科学的。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发现都无法最终推翻外星人造访过地
球的说法。然而，即使只有一个有效的发现，也很容易推翻“他们没
有造访过地球”的说法。这不是某种迂腐的语义学观点，而是涉及认
识论和知识获取方法的根本问题。

4. 自闭症与岩画

萨满创作岩画这一假设的另一个角度考虑的是岩画是脑部疾病患者的
作品，这是与这一假设密切相关的命题。许多作者将这两种观点交织
在一起，认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印证的。他们试图将精神疾病、
萨满教和岩画这三者结合起来确定岩画的起源，有时还会加入第四种
元素，即现代人类进化的替代假说。因此，我们有必要检验一下精神
病患者创作岩画这一说法的可信度。

玛格丽特·布伦（Margaret Bullen 2005）曾经指出，深度出神的一些特
征与自闭症相似，她引用了博格达希纳（Bogdashina 2003）的话，大
意是剥夺感官刺激会导致类似自闭症的行为。有人提出，人类脑部疾
病自闭症（自闭症谱系障碍；Hermelin和O’Connor 1970；Frith 1989
；Hughes等人 1997；Baron-Cohen 2002, 2006；Allman等人 2005
；Grinker 2007；Brasic 2009a, 2009b, 2010；Balter 2007；Burack等
人 2009；Bednarik和Helvenston 2011；Helvenston和Bednarik 2011
；Schaafsma和Pfaff 2014；Mozes 2018；Sarovic 2021）在产生更新世
远古艺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Kellman 1998, 1999；Humphrey 1998
；Haworth 2006；Spikins 2009；Bogdashina 2010：159-160；参见
Marr 1982；Treffert 2010）。

尽管汉弗莱（Humphrey）在1998年的论文中没有提出更新世洞穴壁画
与自闭症之间存在联系的可信论据，但他提出了一些中肯而有趣的观

点。其中之一涉及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家
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现代“思想”。更新世考古学家经常使用“现代行
为”或“现代思想”等术语，但对于这些术语的含义显然还没有达成
一致。一些作者认为人类的现代性是可以合理地期望在一百万年前甚
至更早的时候在人类身上发现的一系列能力（Bednarik 2011a, 2011b, 
2013a）。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更狭义的定义，甚至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早段的洞穴艺术家已具备“前现代思想”（见Humphries 1998和其中
的争论），并认为“现代思想”产生于公元前2万年之后。考虑到尚不
清楚“思想”是什么（它的外观、重量或构成是什么？），并且考虑
到它可能是简约表达人类大脑中发生的思维过程的通用术语，解释“
思想的现代性”概念充满了各种困难。因此，能否为有时（但很少）
在自闭症患者身上发现的非凡技能（Waterhouse 1988；Mottron和
Belleville 1993, 1995；Mottron等人 1999；Happé和Vital 2009）与佛
朗哥-坎塔布连洞穴涂鸦者的能力之间的联系提供科学（可验证）的论
据是值得怀疑的。也许结合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佛朗哥-坎塔布连洞穴壁
画涉及成年人的发现（Bednarik 2008b）可以提出更好的论据，但尚未
进行这一尝试。

汉弗莱对考古学家“公认观点”（Dennett 1998）——表明为什么他们
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远古艺术家一定与现代人有着共同的感知和现
实——提出的质疑特别有趣。丹尼特（Dennett）也是如此认为，“我
们不妨看看，公认观点的捍卫者是否有这样的事实储备来挽救他们的
论据，或者他们是否只能简单地引用各种著名观点来支持公认观点”
。事实上，考古学家们在汉弗莱的假设提出后所做出的回应中并没有
提供这样的“事实”。这种特殊的远古艺术作品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是
它给人以自我暗示的错觉，即它比其他岩画传统更直接地“与我们对
话”（Mithen 1998：181），而这一点尚未得到充分分析。全世界有
数百种（甚至数千种）岩画传统，但只有少数能与西方的现实认知产
生共鸣。有人可能会说，是“自然主义”的程度决定了这一点，但对
于图形（二维）创作中的自然主义并没有绝对的标准。

另外，大多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图案显然并非“自然主义的”。它们
主要由现存人类难以理解的语义单位（“符号”）和生物形态的抽象
提取组成，或者就是简单的线条，将其解读为动物身体部位的轮廓（
例如，类似猛犸象或穴居狮上半身轮廓的线条）或许是正确的。上述
特征可能很好地描绘了人们从中读到的内容，但在不知道这一点的情
况下，它们就不是自然主义的。更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人们会如此自
信地以这种方式解释简单的线条。是否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在浏览图
案时总是在搜寻可识别的轮廓，一旦在人类标记中找到上述轮廓，他
们会本能地觉得它们是与创作者的意图相关联的？那么，他们只是以
一种与自己的神经系统产生共鸣的方式重新塑造基本特征（Hodgson 
2012），并不存在“与艺术家的交流”。他们是在与自己交流。图案
与他们的感知产生共鸣，只是由于人类视觉系统的运作，而这一系统
想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样的，与创作者的认知状态无关。岩画
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在于，观看者很难抵挡想要解释它的诱惑，总感
觉它以某种方式传达了某些东西。

汉弗莱观点的另一个迷人之处在于，他引用米森（Mithen）的话说“
现代人......能够进行超越尼安德特人的象征性思维和复杂的视觉
表现”。这种说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奥瑞纳文化”的艺术没有
提供任何象征性思维的证据，而几乎所有更新世考古学家似乎都相信
这一点。它只提供了描绘的证据，仅此而已。这并不是说“奥瑞纳文
化”不具备创造符号的能力，但这一点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证据。
其次，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瑞纳文化”远古艺术是由“解剖学
上的现代人”创作的，因为2.6万年前欧洲所有晚更新世人类遗骸要
么是傍人（欧洲通常称为尼安德特人），要么是中间形态（Bednarik 
1995, 2007, 2008a, 2011a, 2011b）。因此，米森的说法很可能在两个
方面都是错误的，并且仅仅表达了替代假说的固有缺陷。

汉弗莱只提供了一个具有高级艺术能力的自闭症儿童例子（Selfe 1977
），尽管其他人也有报告（例如Pring和Hermelin 1993；Kellman 1998
、1999；Happé和Frith 2010），而且他似乎不知道其他作者也在研
究同样的问题（Waterhouse 1988；Mottron和Belleville 1993、1995
；Mottron等人 1999；Happé和Vital 2009）。此外，他之所以这样
假设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儿童的这种能力当然不仅限于自闭症天
才，在非自闭症儿童的艺术中，这种能力也是众所周知的“早熟现实
主义”（Selfe 1983；Drake和Winner 2009；O’Connor和Hermelin 
1987，1990；Snyder和Thomas 1997）。在这种情况下，汉弗莱的假
设就失去了吸引力。他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期的古艺术由于其自
然主义风格，意味着没有使用语言。如果将这一观点应用到布希曼人
的写实岩画上，其荒谬性就显而易见了。同样，他似乎没有意识到，
在世界各地，我们倾向于认为，出现自然主义风格图像之前，通常都
是没有图像元素的。最后，自闭症患者中具有特殊描写能力的极为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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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99.99%的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患者都
缺乏这种能力。毕竟，自闭症谱系障碍最近已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疾
病，每110名儿童中就有1名患者（Weintraub 2011；当地甚至高达每
38名儿童中就有1名患者；参见Mozes 2018）。这一诊断率从1975年
的五千分之一到现在不断增长，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诊断标准的变化（
参见Buchen 2011）。贝德纳里克（2011b，2020）提出的解释也许是
最合适的。

5. 阿斯伯格综合症与岩画

同样，斯皮金斯（Spikins 2009）的“不同心智理论”也没有充分考
虑相关的经验证据，如果对远古艺术进行更仔细的审查，就会发现这
一点。斯皮金斯将“现代行为”解释为通过整合“不同心智”的社会
机制，人群的认知差异会增加。她特别关注一种自闭症——阿斯伯格
综合症，因为这种病不会抑制语言的有效使用或认知能力的发展，而
对细节的关注使患者能够弥补同理心的缺乏。自闭症患者（以及精神
分裂症患者；Brüne 2006）在“心智理论”（ToM）方面存在认知
缺陷。“心智理论”是指将心理状态——信念、意图、欲望、假装、
知识——归因于自己和他人，并理解他人的信念、欲望和意图与自
己不同的能力（Baron-Cohen 1991；Frith和Happé 1994；Ozonoff和
Miller 1995；Happé等人 1996；Happé 1997；Baron-Cohen等人 1997
；Jarrold等人 2000；Jacques和Zelazo 2005；Bednarik 2011a）。

斯皮金斯的假说适用于上文提到的关于现代人类行为起源的平淡构
想，因为它建立在不可靠、无依据的替代假说之上（Bednarik 2008a）
。与科学证据相矛盾的是，这一假说滥用了“物种”一词，认为尼安
德特人是一个单独的物种，而实际上它是一个亚种（不同物种之间不
能产生可育后代）。斯皮金斯认为，符号交流的最早证据出现在16万
5000年前的南非。撇开符号交流（例如行为或意图）无法通过考古学
证明（只能推测）这个小问题不谈，她既忽视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
类使用符号交流的推断（航海、珠子的使用、各种类型的远古艺术都
表明了这一点；Bednarik 2014），也忽视了经实验证明的人类以外现
存动物的符号交流能力。这种以智人为中心的观点在更新世考古学中
非常普遍，她的“现代人类的成功”一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也是
新达尔文主义学科的特点，该学科痴迷于夸耀退化物种的伟大（退化
并非进化上的成功；Bednarik 2011b）。

这并不一定会使她的假说错误，因为它仍然可以有效地应用于一种信
息更丰富的古人类进化模型，一个基于经验数据而非考古神话的模
型（Bednarik 2011a）。斯皮金斯的主要论点是，自闭症是现代人表
现出的一系列差异，当自闭症的思维模式融入人类社会的实践时，
现代行为就产生了。她专注于一种“轻度自闭症”——阿斯伯格症
（Bednarik和Helvenston 2011），强调了该症涉及的分析和数学思
维，并将她在技术中发现的变化归因于此：“僵化的分析思维（既来
自自闭症患者，也来自他们的影响）可能会提高技术和觅食效率”。
她列举了投射武器、刀片、骨制品、手柄、“精心设计火的使用”
、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大型猎物，显然没有意识到它们都已经在旧石器

时代早期得到了证明，同时还有远古艺术和“个人装饰品”。尽管如
此，她认为上述都归因于自闭症患者“注重细节、记忆力超强、求知
欲旺盛以及狭隘、执着的专注力”，尤其是在他们渴望与世隔绝的情
况下。

然而，上述能力并不局限于自闭症患者。该病还包括一些诊断特
征，例如思维不灵活、难以计划和组织、严格遵守常规（Pickard等
人 2011），其特征阻碍了原创性和创新思维。斯皮金斯所说的创
造力在自闭症患者身上是贫乏的（Frith 1972；Craig和Baron-Cohen 
1999；Turner 1999），除非加以培养，而赋予他们的天赋技能偶尔
也需要培养，并且是在现代生活的有序文化背景下所特有的（Baron-
Cohen 2000；Folstein和Rosen-Sheidley 2001；Thioux等人 2006）。
此外，其他现存灵长类动物所没有的人类神经精神障碍（Rubinsztein
等人 1994; Walker和Cork 1999; Olson和Varki 2003; Marvanová等
人 2003; Bednarik和Helvenston 2011; Sherwood等人 2011；Enard
等人 2011），是近期进化的有害副产物（Bednarik 2011a, 2011b, 
2013b；Bednarik和Helvenston 2011；Helvenston和Bednarik 2011
；Pickard等人 2011）。最后，自闭症谱系障碍引入的系统发育时机
是这里的关键问题：为了影响社会，这种疾病必须存在，但为此，社
会和选择性过程必须首先容忍它。在严重依赖社交的社会中，缺乏社
交技能是典型的自闭症，这往往会在社会和基因上对自闭症产生不利
影响。因此，斯皮金斯的假设与经典的凯勒和米勒悖论相悖，下面将
考虑解决该悖论，因为它适用于所有神经病理学。斯皮金斯没有考虑
它们遗传基础的复杂性，也没有考虑它们最初是如何或为何出现的。
直到2008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使得她的观点缺乏参考框
架和科学依据。

6. 精神分裂症和岩画

惠特利（2009）将萨满教归因于双相情感障碍，在此之前，他还暗示
类似的严重神经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例如Kroeber 1940；Demerath 
1942；Kirchner 1952；Devereux 1956；Silverman 1967；Scheff 
1970；La Barre 1970，1972）。奥斯特莱希（Oesterreich）（1935
： 295）或许最早认识到（北美）萨满教的意识状态。彼得斯
（Peters）和普莱斯-威廉姆斯（Price-Williams）（1980：397）在42
种文化中对此进行了研究。勒布（Loeb 1924）、雷丁（Radin 1937
）和德弗里克斯（Devereux 1961）分别将萨满定义为癫痫、歇斯底
里或神经质，而西尔弗曼（Silverman 1967）则提出了萨满教是一种
急性精神分裂症的观点。他的假设立即招致批评（Handelman 1968
；Weakland 1968；Boyer 1969），后来的研究也否定了这一假设。莱
克斯（Lex 1984）认为，精神分裂症可以解释萨满教体验和行为的说
法之所以流行，似乎源于对幻觉症状意义的扭曲而浪漫的解释。诺尔
（Noll 1983）在研究意识改变状态时证明，萨满教及其意识改变状态
的人类学“精神分裂症隐喻”是站不住脚的。萨满教和精神分裂症的
意识状态在现象学上存在显著差异。尽管遭到了权威性的反驳，但萨
满教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存在联系的说法在近些年仍继续受到追捧（例
如Polimeni和Reiss 2002；El-Mallakh 2006）。

双胞胎和收养研究已确凿表明，精神分裂症（Os和Kapur 2009）是一
种遗传性疾病（Cardno和Gottesman 2000；Kennedy等人 2003；Riley
和Kendler 2006）。然而，由于人们对其潜在的生理异常仍缺乏充分
了解，因此尚不存在充分整合的病因学和病理生理学模型。虽然已经
发现了许多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Yoshikawa等人 2001；Spinks等人 
2004；Cho等人 2005；Li等人 2006；Xu等人 2006；Hosak 2013
；Henriksen等人 2017；Trifu等人 2020），但上述基因对个体的影

响很小或没有影响；该病是多基因遗传的。上述基因在与非遗传因素
相互作用时，可能通过对神经递质功能、大脑结构组织、大脑代谢或
连接性产生微小影响，从而影响注意力、记忆、语言或其他认知功能
的变化。易感性等位基因只有通过聚集，无论是偶然、选型交配还是
其他机制，才会增加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Cannon 2005）。与完全精
神分裂症不同的是，它们可能单独与正常或提高的生育能力有关，或
者是在正向选择的作用下产生的。少量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的携带者
（约占所有人群的15%）远远多于真正的精神分裂症病例（0.3-1%）
，并且精神分裂症患者直系亲属的优势被认为包括创造力（Horrobin 
2001）。因此，精神分裂症作为“适应不良特质的典型体现”（Keller
和Miller 2006），很可能是复杂的多基因遗传和环境易感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克罗（Crow 1997）认为精神分裂症与语言之间存在联系，而定义现
代人类的物种形成事件也引入了语言。根据他的假设，精神分裂症和
语言与大脑不对称有关，语言的半球优势导致了侧支半球偏侧化和精
神病（Crow 1995a 1995b）。然而，这种认为遗传漂变可能更频繁地
发生在Y染色体上的观点遭到了多项指标的反驳，而不仅仅是将语言
起源与纤细型人种物种形成的虚假性联系起来的错误（见上文，以及
Falk 2009；Bickerton 2010）。例如，猿类也存在左右不对称、偏向
于左侧的颞平面（Geschwind和Levitsky 1968），它与语言接收有关
（Gannon等人 1998，2001）。此外，在傍人的7号染色体上发现了
FOXP2基因（Krause等人 2007；参见Enard等人 2002a；Zhang等人 
2002；Sanjuan等人 2006），但没有NRG3等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等位基
因，这也驳斥了这一观点（实际上，精神分裂症可能比纤细型人种出
现得更晚；Bednarik和Helvenston 2011）。

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研究（Karlsson 1984；Crow等人 1995）的记录表
明，后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儿童有持续的阅读障碍和低智商。精
神分裂症发生在所有文化中，并且都将其视为严重的适应不良功能障
碍（Pearlson和Folley 2008）。内向性快感缺乏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典
型症状（Schuldberg 2000），它会显著降低创造性活动，从而将创造
性群体与临床群体明确区分开来。因此，精神分裂症会促进创造力或
艺术创作的说法几乎没有可信度，如果萨满教源于精神分裂症，那么
将岩画解释为萨满的作品也就失去了进一步的支持。

然而，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会
出现相互竞争的模式。与自闭症一样，精神分裂症也有一个谱系，而
精神分裂症只是其中的极端形式。例如，精神病患者的一级亲属一
直被证明具有显著的创造力（Heston 1966；Karlsson 1970）。在创
造性艺术领域活跃的个体中，通常观察到某些精神分裂特质的水平
升高（Schuldberg 1988, 2000；Brod 1997；Nettle 2001；Nettle和
Clegg 2006）。精神分裂症特质在特定环境因素下可能会导致实际疾病
（Tsuang等人 2001），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因此，精神分裂症
与创造力的关系更令人信服，就像轻度自闭症也能产生高绩效的人一
样。正是通过多基因突变-选择平衡，精神障碍才反映了人类行为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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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个基因不可避免的突变负荷。有关脑外伤、近亲繁殖和父亲年龄
对精神障碍患病率的影响、疾病的适应度代价以及易感性等位基因的
稀有性等因素导致精神障碍患病风险增加的数据都表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与萨满的参与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精神分裂
症与“繁殖概率急剧降低”有关（Bassett等人 1996；Avila等人 2001
），表现形式为生育能力显着降低，其介导因素包括生存能力和社会
能力下降（Brüne 2006）、交配吸引力下降和结婚率降低，甚至还可
能是婚后生育能力下降。因此，艺术创作源于“昂贵的展示”（Miller 
2000, 2001；Varella等人 2011）的观点似乎排除了精神分裂症艺术家
的参与。

不过，精神分裂症或精神分裂症与萨满教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在
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发现的橡胶手幻觉（RHI）（Peled等人 2003）对
灵魂出窍体验的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Thakkar等人 2011）。有人认
为，自我意识的弱化可能会导致精神病体验。橡胶手幻觉描绘了本体
感觉漂移，据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本体感觉漂移明显大于对照样
本，甚至会导致灵魂出窍体验，将“身体失认”与精神病体验联系起
来。

总之，没有可信的经验证据证明精神分裂症与远古艺术的创作有关，
正如没有证据证明萨满教与远古艺术或精神分裂症有关一样。然而，
本体感觉漂移的易感性可以证明与精神分裂症有关，并很可能解释萨
满的特殊体验。

7. 双相情感障碍和岩画

惠特利（2009）提出了这种联系，但理由显然比上述说法要少得多。
他将“疯狂天才”、“第一宗教”、萨满教和情绪障碍混淆在一起，
很可能是因为他长期致力于证明岩画的萨满教起源。用双相情感障
碍来解释萨满教并不那么普遍，因为其病因学使之不太可能出现。它
在几个关键方面也与精神分裂症不同。尽管是慢性病，但与精神分
裂症不同的是，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神经退行性病变。在
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前额叶皮层的神经元密度增加，而在双相情感
障碍患者中，神经元和神经胶质密度降低，同时伴有神经胶质肥大
（Rajkowska 2009）。正如同卵双胞胎研究（Kiesepä等人 2004）
所示，这两种疾病都具有高度遗传性（Edvardsen等人 2008），而且
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表明它们是多基因遗传病。此外，双相情感障
碍和精神分裂症在几个个体风险等位基因和多基因风险方面存在易感
性重叠（Craddock和Sklar 2013）。双相情感障碍的范围从第一型到
第二型，再到轻度的循环性精神障碍。这体现在，在确切判定遗传基
础方面仍然缺乏精准度（分辨率），尽管在连锁研究中发现的相关区
域包括18号染色体、4p16、12q23-q24、16p13、21q22和Xq24-q26
（Craddock和Jones 1999；Craddock等人 2005；Saito等人 2001）
，而且DRD4、SYNJ1、MAOA CACNA1C、ODZ4和NCAN等基因也与
之相关（Muglia等人 2002；Stopkova等人 2004；Andres等人 2004
；Cho等人 2005；Preisig等人 2005；Jansson等人 2005；Craddock
和Sklar 2013）。正如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是一个谱系而非独立的疾病
一样，双相情感障碍也是如此，原因可能也是一样的：多种遗传倾向
（Schulze 2010）和一系列环境因素决定了患者的具体病情。

布伦（2011、2012）和赫尔文斯顿（2012a）已经对惠特利的主张做
出了最充分的回应，并否定了他的两个观点：萨满有双相情感障碍，
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更新世洞穴壁画就是这类双相情感障碍的作品。
赫尔文斯顿义正言辞地强调，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即使在今天，很多患者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在躁狂或抑郁阶段，患
者几乎完全丧失正常生活能力，无法进行任何创作，更不用说杰出的
艺术创作了。在上述阶段，患者往往无法照顾自己，只有在缓解期才
会有所缓解。在缓解期，他们往往不得不面对自己在躁狂或抑郁阶段
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Helvenston 2012a：109）。

赫尔文斯顿（Helvenston）还援引梅森（Mason）和鲁申（Rushen）
（2006）的说法，坚持认为“没有猿类表现出与双相情感障碍相似的
任何疾病”。布伦在2009年布罗肯希尔AURA大会间研讨会上宣读了她
的论文（促使了她在2011年发表论文）后，贝德纳里克对布伦关于猿
类会经历与人类类似的脑部疾病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我们不
可能问狒狒是否自卑或是否感到绝望，但是，狒狒能够借助被观察到

的无助感来描述诸如自卑或绝望之类的感知。灵长类动物的遗传学研
究可能有助于阐明早期原始人类基因组中可能存在哪些与情感障碍相
关的遗传变异（Bullen 2012：111）。

比行为学引起的确认偏差（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东西；Marsh和Hanlon 
2007）更重要的是，被认为与人类神经病变有关的基因的存在与检测
这类疾病无关。单个基因的存在并不会导致严重的脑部疾病。有一篇

论文（Marvanová等人 2003）有时被引述为非人灵长类动物神经病
理学的证据，事实上，该论文只是报告了健康人类、猿类和猴子大脑
中类似基因的发生率。例如，一些被认为与阿尔兹海默症有关的基因
在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中是一致的，而另一些基因则不然。此外，
本报告中使用的大部分数据都来自另一项研究（Enard等人 2002b）
，该研究的样本全部没有精神障碍，尸检也未发现大脑异常。虽然癫
痫和中风确实会发生在非人灵长类动物身上，但其他脑部疾病还没有
在自然环境或自由活动的灵长类动物中出现过（Rubinsztein等人 1994
；Walker和Cork 1999；Olson和Varki 2003；Bednarik和Helvenston 
2011；Helvenston和Bednarik 2011）。当圈养的猿猴失去环境刺激和
同类的陪伴时，类似强迫症的症状的确往往会出现。然而，这种行为
并非归因于大脑的固有缺陷，而是由于长期的强制条件造成的，也就
是说，它的病因有些不同。此外，这种异常行为的变化在许多圈养的
非灵长类物种中也很明显。黑猩猩的脑容量和其他内部结构并没有经
历人类衰老不可避免的明显萎缩（Sherwood等人 2011）。因此，人类
对阿尔兹海默病等神经病变的易感性在动物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这
是因为大脑过大，大部分神经元无法更新，从而造成磨损。事实上，
与黑猩猩相比，人类的认知能力可能促使神经元的凋亡（“程序性”
细胞死亡过程）减少。这被认为会导致人类患癌症和其他与细胞凋亡
功能降低有关的疾病风险升高（Arora等人 2009）。

布伦（2011）论文有一章的标题是“我们是否更接近事情的真相，
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所说的是远古艺术的起源。惠特利
等人的主张非但无助于这一探索，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因为
读者更倾向于故事讲述者诱人的叙述，而不是乏味的科学解释。正如
布伦指出的那样，惠特利认为萨满教和双相情感障碍都有家族遗传倾
向，也就是说，如果两种不同的特征具有遗传性，那么它们之间一定
有联系。根据这一推理，任何遗传特征都可能与双相情感障碍有关。
事实上，仔细分析这种模式对于了解现代人对岩画的反应非常重要：
为什么将岩画解读为外星人或萨满的作品如此受欢迎？为什么现代人
如此强烈地倾向于解读岩画？如上所述，现代人看到某种形式的远古
艺术时，会自欺欺人地认为上述艺术通过一种自我暗示的方式与他们
交流，这个过程值得仔细分析。萨满教假说利用了这种易感性，并且
利用了这样的看法：即这种岩画解读的万能钥匙（Le Quellec 2006）
提供了其意义的密码。

8. 讨论

岩画的萨满教、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阿斯伯格综合症和自闭
症“解释”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上述解释的倡导者并没有试
图确定这些疾病是否真的在更新世出现过。正如赫尔文斯顿在其权威
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如果在旧石器时代真有躁狂抑郁症患者，那么没有现代医学治疗，他
们早就已经完全丧失了能力，因此不太可能创作出任何伟大的艺术作
品，没有更多理由认为是躁狂抑郁症患者而非正常人创作了旧石器时
代的洞穴壁画（Helvenston 2012a：109）。

这不仅仅是一个澄清神经病变何时开始对人类基因组产生重大影响的
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在人类进化的某个阶段没有针对性地对抗
神经病变。人脑的心理和认知发展使人类容易遭受神经退行性疾病、
额叶连接性问题、脱髓鞘或髓鞘形成障碍以及孟德尔疾病——事实
上，容易遭受人类特有的数千种综合症和疾病。凯勒和米勒（2006
年）提出了一个悖论，即为什么它们的出现没有受到自然进化的强
烈抑制，这个悖论在提出后的第二年就得到了解决（Bednarik 2007
，2008b，2008c）。在一个完全服从自然选择法则的物种中，如此
众多的不利突变确实会受到大力抑制。它们包括数千种孟德尔（单基
因）疾病，也包括无数的躯体变化，例如锁骨颅骨发育不良或颅缝延
迟闭合、畸形锁骨和牙齿畸形（RUNX2和CBRA1基因）、2型糖尿病
（THADA）；小脑症基因D等位基因，在晚更新世通过单个祖先拷贝引
入（Evans等人 2005）；或ASPM等位基因，造成头小畸形的另一个
因素，出现于大约5800年前（Mekel-Bobrov等人 2005）。事实上，
从傍人（如尼安德特人或丹尼索瓦人）到纤细型人种（晚期智人）的
大多数变化都是不利于适应的：脑容量显著减少（约减少 13%），颅
骨和其他骨骼的坚固性显著降低，体力显著下降。为什么自然选择未
能清除导致古人类幼态延续和神经病变的等位基因？为什么它允许“
退化”，而这恰好是过去四万年的人类“进化”标志？实际上，进化
论是一种无目的论。因此，生物退化是不可能的，而文化退化肯定会
发生。

直到最近，人们还未完全意识到由自然选择决定的人类进化暂停了，
因为更新世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热衷于追求替代假说，而这一假说在遗
传学、骨骼或文化方面都毫无根据（Bednarik 2008b），且可归咎于
一场骗局。该假说认定自然选择和遗传漂变（Bednarik 2011c）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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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进化和物种形成，而事实上，纤细型人种的出现并不涉及物种
形成。他们通过中间形态从傍人演化而来（2010年以来的基因研究结
果表明，纤细化/幼态延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4万年至3.5万年前
的欧洲开始。晚更新世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的显著变化几乎完全是自我
驯化的结果，而这种自我驯化是由于已定义的文化需求不断上升决定
的繁殖模式所导致的（Bednarik 2008c）。驯化会促进所有受影响物
种的不利等位基因（例如Horrobin 1998，2001；Andolfatto 2001
；Lu等人 2006），它甚至可以解释其他无法解释的特征，例如女性
发情期的消失。假设正是在这一过程的支持下，脑部疾病的易感性得
以免受自然选择的影响（这是合理的解释），那么这种病变必定是在
这些发展之后发生的。因此可以预计，大多数病变出现的时间远低于
4万年前，并且是晚期智人特有的（Bednarik 2008c，2011b，2020
；Helvenston和Bednarik 2011）。如果已有相关的基因指征，就可以
证实这一预测。例如，与自闭症有关的基因CADPS2和AUTS2在纤细型
人种中出现，而在“尼安德特人”中不存在NRG1和NRG3（精神分裂
症）（Voigt等人 2006）。利用人类单倍型基因图谱来检测基因组扫描
中与精神病相关区域（如 1q21）的选择性扫描是很有希望的（同前）
。这种选择性扫描产生的病因相对较新，不足2万年。一些病症（例
如精神分裂症）被认为是最近才出现的（Bednarik和Helvenston 2012
）。迄今为止，尚未从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中发现已知的易感性等位基
因。

检验驯化假说的另一种方法是对现存人类和驯化哺乳动物物种的基
因组进行选择性扫描，以检测重叠基因（Prüfer等人 2014；Racimo 
2016；Peyrégne等人 2017）。例如，家养马与现存人类共享七个基
因，牛和人类共享九个基因，猫和狗分别与人类共享十五个基因。
在现存人类和四种驯化动物中的一种或多种中，有四十一个基因与正
选择基因位点有关，并不一定证明这五个物种的驯化过程类似。可以
假定，受驯化影响的每个物种的驯化环境都各不相同。然而，驯化
动物和现代智人共有的基因表明，后者经历了与其他哺乳动物驯化过
程相似的变化。此外，在两具尼安德特人遗骸中发现的17367个蛋白
质编码基因（Castellano等人 2014）中，没有一个基因被列入已知至
少在两个驯化物种之间重叠的15个基因之列（ADAMTS13、ATXN7L1
、BRAF、CLEC5A、DCC、FAM172A、GRIK3、NRG2、PLA-C8L1
、RNPC3、SEC24A、SMG6、STK10、TMEM132D和VEZT）。这一发现
似乎证实了尼安德特人的驯化前状态。

因此，在这个阶段，在自然选择部分中止之前，应该不会在古人类
种群中发现更严重的脑部疾病。根据目前的指标，这可能始于4万年
至3.5万年前，最初规模较小。因此，当肖维（Chauvet）或阿勒戴恩
（l’Aldène）岩画创作时（Bednarik 2007；Sadier等人 2012），任何
与其相关的脑部疾病都不太可能已经出现。如果萨满教源于神经病理
学，那么声称由其产生的萨满教一定是在很久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
且除了通过循环论证之外，萨满教在任何更新世社会中的出现都没有
得到证明，甚至未被提出。如前所述，能够提供艺术家年龄实证的所
有欧洲更新世古艺术都被证明是由儿童或青少年创作的，这就意味着
上述远古艺术中的其他大部分作品也可能如此。这种假说具有可验证
性，而涉及脑部疾病的假说则缺乏可证伪性或合理的认识论。无论是
阿斯伯格综合症、双向情感障碍、自闭症还是精神分裂症、神经官能
症、癔症或癫痫，都无法解释远古艺术或萨满教，萨满也没有创造出
多少远古艺术。

本论文是2013年发表在《剑桥考古考古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大幅
修订和更新版本，现提供给读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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